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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 a t u r e

艾
青
最
初
的
志
向
是
當
畫
家
的
，
他
曾
拜
過
名
師
，

下
過
苦
功
。

一
九
二
八
年
夏
，
艾
青
考
進
了
杭
州
國
立
藝
術
院
。

校
長
是
林
風
眠
先
生
，
老
師
是
教
中
國
畫
的
潘
天
壽
，

教
水
彩
畫
的
是
孫
福
熙
，
教
油
畫
的
是
王
月
芝
，
都
是
響
噹

噹
的
大
師
。

艾
青
從
農
村
來
到
美
麗
如
畫
的
西
湖
畔
，
所
感
受
的
並
不

盡
是
美
好
的
。
少
年
的
心
靈
反
而
注
滿
了
悒
鬱
的
情
緒
，
他

在
︽
憶
杭
州
︾
一
文
中
寫
道
：

那
時
的
我
，
當
是
一
個
勤
苦
的
畫
學
生
，
對
於
自
然
，
有

農
人
的
固
執
的
愛
心
。
對
於
社
會
，
取
羞
澀
的
嫌
避
的
態

度
，
而
對
於
貧
苦
的
人
群
，
則
是
人
道
主
義
的
，
懷

深
切

的
同
情—

—

那
些
小
販
，
那
些
划
子
，
那
些
車
夫
，
以
及
那

些
鄉
間
的
茅
屋
與
它
們
的
貧
窮
的
主
人
和
污
穢
的
兒
女
們
，

成
了
我
作
畫
的
最
慣
用
的
對
象
。

不
管
怎
樣
，
詩
人
揹
上
時
代
的
烙
印
，
大
革
命
失
敗
，
愛

國
者
鮮
血
白
流
了
，
都
令
艾
青
黯
然
神
傷
。
他
在
同
一
篇
文

章
表
達
了
這
一
份
心
情
：
﹁
西
湖
，
是
我
的
藝
術
的
搖
籃
，

但
它
對
於
我
是
曖
昧
的
、
痛
苦
的
。
它
所
給
我
的
，
是
最
初

我
能
意
識
的
人
生
的
寂
寞
與
悲

—
—

我
如
今
依
然
很
清
楚

的
記
憶
到
，
在
一
個
細
雨
的
冬
天
的
早
晨
，
寒
風
從
那
些
慘

敗
了
的
荷
葉
叢
中
溜
過
，
我
在
一
個
牆
角
，
曾
落
下
了
冰
冷

的
眼
淚
。
﹂

艾
青
在
杭
州
國
立
藝
術
院
讀
不
到
一
年
，
林
風
眠
在
看
了

艾
青
的
畫
後
，
語
重
心
長
地
對
他
說
：
﹁
你
在
這
裡
學
不
到

東
西
，
去
國
外
吧
！
﹂

艾
青
給
這
一
語
道
破
，
翌
年
便
約
同
孫
福
熙
、
雷
圭
元

︵
工
藝
美
術
老
師
︶
等
人
遠
赴
巴
黎
學
藝
去
。

據
艾
青
後
來
的
回
憶
，
他
在
巴
黎
生
活
並
不
愜
意
。
由
於

生
活
費
太
昂
貴
，
他
上
午
到
美
國
老
闆
開
辦
的
工
藝
作
坊
幹

活
，
下
午
習
畫
。

與
此
同
時
，
艾
青
涉
獵
大
量
十
九
世
紀
俄
羅
斯
的
作
品
，

包
括
果
戈
里
、
屠
格
涅
夫
、
陀
思
妥
耶
夫
斯
基
的
作
品
。

他
自
稱
，
最
喜
歡
、
最
受
影
響
的
是
比
利
時
詩
人
凡
爾
哈

倫
。
﹁
我
的
詩
裡
有
些
手
法
顯
然
是
對
於
凡
爾
哈
倫
的
學
習

—
—

這
位
詩
人
如
此
深
刻
又
廣
闊
地
描
寫
了
近
代
的
歐
羅
巴

的
全
貌
，
以
︽
神
曲
︾
似
的
巨
構
，
刻
劃
了
城
市
與
鄉
村
的

興
衰
的
諸
面
相
，
我
始
終
致
以
最
高
的
敬
仰
的
。
而
他
的
那

種
對
於
未
來
世
界
的
仰
慕
與
人
類
幸
福
彼
岸
之
指
望
，
更
是

應
該
被
這
艱
苦
的
世
紀
的
詩
人
們
公
認
為
先
知
者
的
聲
音

的
。
﹂

這
也
是
後
來
艾
青
在
上
海
法
租
界
坐
牢
時
，
特
別
要
翻
譯

凡
爾
哈
倫
的
詩
的
原
因
。

艾
青
的
散
文
詩
也
是
受
到
惠
特
曼
和
凡
爾
哈
倫
啟
發
的
。

艾
青
在
巴
黎
曾
邂
逅
了
一
位
波
蘭
女
教
師
，
艾
青
向
她
學

法
語
，
後
來
艾
青
喜
歡
上
這
位
比
他
大
二
歲
、
身
材
頎
長
、

溫
柔
可
愛
的
女
郎
。
他
還
為
她
寫
了
一
首
︽
古
宅
的
造
訪
︾，

重
現
她
動
人
豐
韻—

—

當
那
靜
靜
的
風
／
拂
動
了
靜
靜
的
白
的
窗
帷
，
／
你
開
始

以
微
溫
的
呼
吸
／
噓
動
你
水
波
形
的
／
單
薄
的
胸
間
衣
縐
；

／
停
滯
在
思
索
裡
的
／
幽
默
的
藍
眼
／
在
惴
想
我
幽
默
的
心

懷
；
／
你
金
黃
的
鬈
鬈
長
髮
／
在
我
的
眼
前
／
展
開
了
一
個

／
幻
想
的
多
波
濤
的
海⋯

⋯

／
沉
浸
在
淡
紫
的
宇
宙
裡
／
你

安
詳
的
擺
動

你
／
豐
滿
的
圓
潤
的
胸
脯
／—

—

那
使
我
遙

遙
的
想
起
／
拉
飛
爾
的
／
充
滿
嫵
媚
的
日
子⋯

⋯

後
來
這
位
波
蘭
女
郎
遵
命
返
母
國
，
使
到
這
段
沒
有
來
得

及
開
花
結
果
的
愛
情
劃
上
句
號
。

︵︽
紀
念
艾
青
︾
之
六
︶

﹁
自
動
受
傷
﹂
一
語
據
說
是
黑
社
會

常
用
的
恐
嚇
之
語
，
阿
杜
曾
有
切
身
經

驗
，
此
事
前
因
後
果
頗
為
有
趣
，
事
隔

十
年
，
今
日
道
來
，
聊
博
一
笑
可
也
。

事
發
於
十
二
年
前
突
傳
成
龍
婚
外
情
女
星

吳
綺
莉
生
下
小
龍
女
之
新
聞
轟
傳
一
時
，
成

龍
適
時
跑
到
了
美
國
拍
片
，
新
聞
哄
傳
全
世

界
傳
媒
都
狂
找
成
龍
，
有
一
天
他
突
致
電
本

人
，
說
拍
外
景
赴
新
加
坡
會
經
港
半
日
，
可

以
在
機
場
酒
店
招
待
記
者
交
代
此
事
，
叫
阿

杜
部
署
安
排
組
織
這
個
招
待
會
。
訊
息
發

出
，
中
外
傳
媒
哄
動
，
嘩
啦
啦
蜂
擁
殺
來
六

百
多
人
，
兩
岸
三
地
及
外
國
傳
媒
三
百
多
，

外
加
各
地
電
視
傳
媒
擺
出
訪
攝
錄
音
機
架
有

二
百
多
部
，
阿
杜
和
當
年
成
家
班
兄
弟
維
持

秩
序
，
安
排
頭
排
攝
記
，
中
排
寫
記
，
第
三

排
為
各
電
視
訪
攝
隊
，
並
在
成
龍
亮
相
前
宣

佈
叫
大
家
到
時
安
於
座
位
提
問
，
切
莫
擠
迫

向
前
，
一
擠
迫
眾
多
攝
影
錄
音
高
架
被
擠
倒

下
會
壓
傷
前
排
記
者
，
請
大
家
好
好
守
秩

序
，
否
則
有
人
因
此
受
傷
，
那
就
是
﹁
自
動

受
傷
﹂
於
人
無
怨
的
也
。

阿
杜
說
完
，
當
年
成
家
班
大
哥
勁
打
得
之
人

盧
惠
光
也
台
上
說
一
番
同
樣
說
話
，
說
：
﹁
如

果
大
家
混
亂
可
能
會
自
動
受
傷
的
。
﹂
誰
料
阿

杜
與
盧
惠
光
這
兩
句
﹁
可
能
自
動
受
傷
﹂
第
二

天
成
了
多
份
大
報
之
標
題
：
﹁
成
龍
手
下
向
全

港
傳
媒
恐
嚇
，
如
果
不
聽
話
就
會
受
傷
！
﹂
阿

杜
一
介
文
人
竟
也
成
了
黑
社
會
恐
嚇
之
帶
頭
人

了
，
挾

這
句
﹁
自
動
受
傷
﹂
上
了
頭
條
，
引

致
本
人
啼
笑
皆
非
了
十
一
載—

原
因
是
今
年

﹁
小
龍
女
﹂
已
剛
好
十
一
歲
了
。

新
識
的
朋
友
說
，
他
發
現

香
港
的
學
生
，
有
的
會
使
用

月
旦
兩
個
字
，
也
知
道
是
甚

麼
意
思
，
不
會
用
錯
，
但
問

起
使
用
這
兩
個
字
來
月
旦
別
人
的

學
生
，
為
甚
麼
叫
做
月
旦
時
，
學

生
都
答
不
出
來
。

月
，
很
簡
單
，
看
起
來
就
像
個

月
亮
，
所
以
表
示
月
亮
，
和
一
個

月
、
兩
個
月
。
旦
，
看
形
象
就
知

道
代
表
太
陽
的
日
字
，
是
在
一
字

之
上
，
這
一
劃
，
代
表
是
土
地
也

好
，
是
海
洋
或
湖
泊
也
罷
，
反
正

是
太
陽
剛
升
起
就
是
了
。

月
在
夜
間
才
出
現
，
而
當
月
亮

沉
落
，
太
陽
升
起
，
就
是
天
亮

了
。
這
兩
個
一
早
一
晚
的
字
連
在

一
起
，
為
甚
麼
是
批
評
的
意
思
？

事
實
上
，
月
旦
起
初
是
指
農
曆

的
每
個
月
初
一
。
︽
史
記
．
龜
策

列
傳
︾
說
：
﹁
常
以
月
旦
祓
龜
，

先
以
清
水
澡
之
，
以
卵
祓
之
，
乃

持
龜
而
遂
之
，
若
常
以
為
祖
。
﹂

這
是
指
每
個
月
的
初
一
都
以
龜
來

占
卜
祝
禱
。

每
月
初
一
的
占
卜
和
批
評
別
人

有
甚
麼
關
係
？
沒
有
。
其
實
，
月

旦
是
﹁
月
旦
評
﹂
的
簡
稱
。
︽
後

漢
書
．
許
邵
傳
︾
說
：
﹁
初
，
邵

與
靖
俱
有
高
名
，
好
共
覈
論
鄉
黨

人
物
，
每
月
輒
更
其
品
題
，
故
汝

南
俗
有
﹃
月
旦
評
﹄
焉
。
﹂
唐
朝

的
陸
龜
蒙
有
詩
說
：
﹁
縱
有
月
旦

評
，
未
能
天
下
知
。
﹂
明
朝
的
王

錂
也
有
詩
說
：
﹁
心
負
雲
霄
志
，

名
高
月
旦
評
。
﹂

這
每
月
換
人
來
批
評
，
除
了
簡

稱
為
月
旦
之
外
，
也
有
簡
稱
為
月

評
的
。
不
過
，
現
代
傳
媒
興
盛
，

在
報
上
日
日
都
有
批
評
的
文
章
可

以
看
到
。
難
保
數
百
年
之
後
，
後

人
引
經
據
典
便
將
月
評
和
月
旦
，

改
為
日
評
和
日
旦
了
。
反
正
現
代

人
已
經
很
少
人
知
道
月
旦
的
出
處

了
，
對
不
對
？

曼
谷
到
處
都
是
檔
口
，
令
人
十
分
懷
念

香
港
的
小
販
文
化
。
最
近
看
回
賀
歲
片

︽
我
愛
香
港
　
開
心
萬
歲
︾，
不
僅
為
小
販

及
街
坊
發
聲
，
最
後
更
以
大
笪
地
的
盛
世

作
結
，
正
與
曼
谷
的
地
道
趕
墟
文
化
同
出
一
轍
。

到
曼
谷
，
看
來
也
是
另
一
種
穿
梭
時
光
的
旅
行

吧
。香

港
人
之
所
以
這
麼
喜
歡
逛
花
市
，
就
是
因
為

墟
市
貨
物
便
宜
抵
買
，
琳
琅
滿
目
，
可
惜
我
們
如

今
只
剩
一
年
一
次
。
上
月
去
過
青
山
公
路
某
大
笪

地
，
觸
目
蕭
條
不
堪
，
大
部
分
都
只
賣
爛
衫
爛

碗
，
全
像
破
舊
的
二
手
貨
︵
可
能
的
確
是
二
手
料

子
，
但
可
以
清
潔
一
點
嘛
︶。
近
年
也
有
去
內
地

及
台
灣
的
小
墟—

深
圳
有
些
小
規
模
的
藝
墟
，

貨
品
款
式
不
俗
，
但
很
快
因
為
周
遭
要
發
展
擴

建
，
於
是
又
暫
時
消
失
了
，
要
捲
土
重
來
看
來
又

要
花
點
時
間
。
台
北
也
曾
去
過
一
些
旅
遊
書
介
紹

的
小
市
集
，
但
比
起
報
道
都
來
得
凋
零
。
其
中
眷

村
的
藝
墟
最
出
色
，
不
但
有
音
樂
人
表
演
，
配
上

有
機
食
品
出
售
，
名
曰Sim

ple
M
arket

。

在
曼
谷
就
有
更
不
簡
單
的
市
集
，
要
數
最
突
出

的
，
當
然
是S

ia
m

的M
B
K

和
翟
道
翟
的JJ

M
arket

。
前
者
或
許
不
算
市
集
，
像
香
港
聯
合
廣

場
般
的
舊
式
商
場
，
一
到
晚
上
，
旁
邊
便
浮
現
應

有
盡
有
的
流
動
小
販
，
大
多
是
賣
穿
的
，
以
及
飾

物
及
袋
子
等
。

不
過
說
到
便
宜
，
當
然
不
及
周
末
市
集JJ

M
arket

。
我
就
聽
過
不
少
人
大
清
早
七
點
前
便
去

購
物
，
因
為
只
在
周
末
經
營
，
每
次
都
人
山
人

海
，
所
以
要
避
開
人
群
，
一
定
要
早
去
早
回
。

當
然
，
我
這
類
不
太
省
心
的
遊
客
，
還
是
九
時

多
才
爬
得
起
床
，
十
時
多
才
到
達
，
已
見
人
龍
，

不
過
還
比
不
上
下
午
四
時
離
開
時
的
恐
怖—

由

地
鐵
站
已
全
是
排
隊
等
候
進
市
集
的
人
。
問
過
當

地
人
，
為
何JJ

M
arket

發
展
至
今
，
已
有
一
定
的

遊
客
支
持
，
還
要
周
末
才
開
市
？

他
們
說
其
實
很
多
人
星
期
一
至
五
要
上
班
，
又

或
花
周
一
至
五
的
時
間
做
手
工
藝
，
周
六
日
才
能

做
小
買
賣
。
這
足
見JJ

M
arket

的
支
持
從
何
而

來
。
雖
然
現
在
很
多
都
變
了
店
舖
，
有
些
更
是
連

鎖
店
的
批
發
地
，
但
價
錢
依
然
十
分
吸
引
。

它
的
面
積
有
十
多
個
球
場
之
大
，
貨
物
繁
多
，

連
寵
物
部
及
花
園
部
都
有
自
己
的
分
區
。
無
論
是

穿
上
身
的
、
放
在
家
的
、
吞
進
肚
裡
的
，
全
都
能

在
這
市
集
一
站
式
地
找
得
到
。
起
初
看
見
人
拿

行
李
箱
到
來
，
還
覺
得
誇
張
，
之
後
才
明
白
是
為

了
裝
載
戰
利
品
。
看
來
我
一
定
會
一
去
再
去
。

墟市流光

助
手
想
學
占

卦
，
最
好
的
方

法
當
然
是
從
實

戰
中
學
習
。
他

占
出
的
卦
結
果
頗
為

有
趣
，
就
算
全
不
懂

︽
易
經
︾，
單
看
圖
像

答
案
也
呼
之
欲
出
，

在
此
先
讓
各
位
看
看

兩
卦
的
圖
像
：

助
手
的
問
題
是
能

否
找
回
遺
失
了
的
手
提
遊
戲
機
火
牛
。
看
看
上

面
的
卦
象
，
左
手
邊
的
本
卦
為
﹁
豫
﹂，
單
看
圖

像
已
能
看
出
是
﹁
物
品
放
在
地
上
﹂，
皆
因
所
有

卦
的
下
三
畫
︵
爻
︶
均
代
表
﹁
隱
﹂、
﹁
藏
﹂
及

﹁
地
面
之
下
﹂，
所
以
第
四
畫
︵
爻
︶
正
好
是
地

面
，
而
該
畫
剛
好
是
全
卦
中
唯
一
一
畫
代
表
實

物
的
﹁
陽
爻
﹂︵

︶，
所
以
正
是
﹁
物
品
放
在

地
上
﹂。

一
講
到
這
裡
，
助
手
連
忙
搶
白
他
確
是
習
慣

將
火
牛
放
在
地
上
的
拖
板
旁
邊
的
，
但
後
來
不

知
為
何
它
不
翼
而
飛
了
。
我
繼
續
教
他
看
代
表

事
情
發
展
結
果
的
﹁
之
卦
﹂，
亦
即
右
手
邊
的

﹁
坤
卦
﹂，
卦
中
唯
一
代
表
實
物
的
陽
爻
不
見

了
，
直
接
解
釋
，
亦
即
物
不
知
所
終
，
所
以
單

看
圖
像
答
案
也
顯
而
易
見
：
助
手
是
找
不
回
這

個
火
牛
的
了
。

再
看
爻
象
詳
細
地
拆
解
，
我
得
知
火
牛
是
被

助
手
的
姐
姐
拿
走
了
，
助
手
猛
然
醒
覺
他
姐
姐

確
實
於
上
月
曾
從
英
國
回
家
於
他
家
暫
住
，
日

子
正
好
吻
合
火
牛
不
翼
而
飛
的
時
間—

說
到

這
裡
他
似
乎
已
經
忘
記
了
這
次
占
卦
是
為
了
學

易
，
而
非
真
的
要
尋
回
失
物
！

不
過
怎
樣
也
好
，
助
手
的
這
堂
卜
卦
課
正
好

證
明
了
一
事
：
易
學
不
但
精
準
得
匪
夷
所
思
，

而
只
要
有
心
研
究
，
它
更
是
可
繁
可
簡
，
雅
俗

共
賞
！

看圖識卦

下了機場巴士，轉搭「捷運」，相當於香港的地
鐵吧，只一站，沿 階梯浮到地面，不幾步便是酒
店，確實方便。只可惜不像香港，手扶電梯到處可
見，這裡要靠腳力登上去，即使上去偶有電梯，但
下來幾乎欠奉。這讓我疑惑：隻身上路倒也罷了，
假如提 大件行李呢？
但台北人對捷運頗為讚賞，好在有捷運！他們

說。因為捷運在相當程度上解決了台北交通阻塞的
難題。可是1988年2月24日開始動工的時候，引起
很大的爭議。興建期間，傳出許多負面消息，文山
線（時稱木柵線）是最飽受爭議的路線。除了土建
工程出現瑕疵外，試車時更是問題不斷，特別是
1993年試車時發生兩次燒車事件；因而傳出拆除台
北捷運的聲浪。1996年3月28日，不斷延後通車日
期的木柵線終於開通，成為台北捷運首條通車路
線，也是台灣第一條捷運路線。後來台北捷運公司
為紀念此事，便把3月28日定為台北捷運周年紀念
日。整個捷運系統依路線建造形式，可分為高架、
地下、平面三種路段。現在的捷運營運良好，車廂
內比較安靜，有廣播提醒打手機請盡量降低音量，
我發現很少人打手機，只見有的在發短訊，有的在
低頭看書。哪像香港，即使人擠得像沙丁魚，也不
能不打手機，讓人疑惑，真的非如此分秒必爭麼？
但聽那灌進耳膜的聲浪，有許多內容都是胡聊而
已。
我憶起那天傍晚，提 行李，出了捷運站，竟要

爬幾段梯級，好在輕便。爬到地面，剛喘一口氣，
但覺夜風輕輕吹，路面上車頭燈流過來又流過去，
街頭霓虹燈招牌閃爍不已，七彩繽紛，一個身影從
底下竄出，乍然讓我又驚又喜。
那與捷運站同層的東區地下行人道有許多小食

店，「八方雲集」的韓式辣味餃子、田園餃子等都
是手工包的，五塊台幣一個，最少得買五個。食客

擠滿小店，一看招牌，是連鎖店呢！那中年老闆笑
嘻嘻的，給人以很好的印象。等他閑下來，讚他的
餃子做得好，他說，謝謝！
在台北，不論年輕年老，男的還是女的，一般都

很有禮貌，問路從沒有碰過釘子，他們不但熱心解
答，有的甚至放下手頭工作，帶我們到路口，指明
具體方位，才放心回身而去。這讓我想起在日本的
美好印象了。服務態度也讓人欣賞，那天中午搭地
鐵在忠孝新生站出來，「光華數位新天地」全是售
賣電腦的舖子，依指示轉到轉角處，終於找到相機
店，老闆看了看，又取出他的新電池試，結果發現
只不過倒放了。他一分錢也不收，笑咪咪的，叫我
們好生慚愧。
跟香港地鐵站只見到處是商業廣告不同，捷運中

山站、中正紀念堂站、忠孝復興站與台北車站都設
有「藝文廊」，讓乘客穿過時，可以觀看兩旁的繪
畫、攝影以及詩歌等作品。我便在忠孝復興站觀看
許多畫作，特別是巴黎題材的畫面，勾起我的回憶
紛至沓來，我差點迷失在這台北的地下走廊。而在
南港站，站內出入口穿堂層、出入口樓梯側、穿堂
層公共區通道及月台側牆等處，更以藝術琺瑯板，
呈現六幅出自幾米繪本《地下鐵》的大型彩色壁
畫，凸顯車站特色。
其實也不止地鐵站，在我們居住的酒店左近，有

座「阿波羅大廈」，便有好幾處畫廊。那天傍晚我
們去得遲，只來得及觀看兩處。欣賞了趙無極和席
德進的作品，還有陳陽煦的水墨畫。問准之後，我
們拍了照，但等到要拍席德進作品時，畫廊主人出
聲了，因為人已逝，怕有人偽冒。我們在開幕式嘉
賓名單上，看到名氣比陳陽煦大的哥哥陳陽春的簽
名，他以水彩出名。而趙無極是大家，他的畫令人
震撼，我在2004年春，曾在巴黎冒 寒氣參觀他的
畫展，記憶猶深。記得那天搭捷運去淡水，我們站

的車廂，掛 用框子框 的台灣詩人向陽手寫的
短詩《依偎》，車子轟隆轟隆朝前開，窗外景色不
斷掠過，看滿車廂的乘客，那情景確實應景呢！
也是搭捷運到西門站，上去便是幾次到台北都去

過的西門町。到這裡，不免懷舊一番，先去看看多
年前住過的「東龍大飯店」，它依然屹立在對面，
走過去一望，一切似乎依舊，只是櫃面溫婉的小姐
不知是否是舊人？那時我們在夜間下來宵夜，為的
是吃一碟蠔仔煎，喝一盤刨冰。但那家裝 藍色光
管階梯的冷飲店沒有了，反襯出都市步伐不可阻
擋；而老牌子的「老天祿」依然，門外排 大隊，
男男女女，大多數是講粵語的香港人，他們排的自
然是鴨舌，還有鳳梨酥、綠豆糕，以及台南名產太
陽餅。我自然也不例外。
西門町的黃昏，比起白天，堪稱醒過來了，潮流

青少年形成洶湧的人流，來往不斷，在每個路口，
有少男少女高舉牌子，引導食客流向自家的飲食
店。走過那裡，「星巴克」依在，連裝修似都沒有
改變。我抬頭望見二樓的窗口，那年到台北，我和
簡媜便在那裡早餐。但這次匆忙，也不想太打擾，
竟悄悄而來悄悄而去，就像一陣風似的，來去無影

蹤。走走停停，路經一座棕紅
色建築物，樓頂橫寫 「西門
紅樓」，原來是座露天劇場，可
惜可能時間不對，沒見到甚麼
表演，只有幾個小孩在那裡不
知疲倦地奔跑。走出西門町範
圍，往右拐，但見人山人海，
擠在那裡觀看甚麼，湊近去，
燈籠高掛，鑼鼓銅鈸齊鳴，原
來是天后宮舉行「三寶臨壇法
會」。擠進去一望，台上穿古裝
的人物在咿咿呀呀地演戲。出
來時，每人獲派發壽包一個，
有的人就當場吃下，以示虔
誠。還是去喝一杯吧，但記憶
迷路，找不到北了，過馬路，

咦！那露天茶座不正是我們上次去喝果汁的地方？
正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在廣場找
張凳子坐下，喝芒果汁，四周空蕩蕩的，幾乎沒有
甚麼人，也難怪，天還沒有暗下，才開始營業呢！
我望 漸漸發黃的天色中，那「牡丹」的招牌清
晰，暗想，這裡是越夜越熱鬧啊！
還是搭捷運去「101」吧，它就在市政府後面，

抬頭一望，高高在上，地標明顯。走過去，遇到一
群遊客，聽口音，是江蘇團。我怕被淹沒在人流
中，急忙閃開，不跟他們上觀光塔看市容，而是下
到底層美食中心午餐，越南河粉不酸不辣，不像我
們在香港慣吃的那種。還是吃綠茶雪糕吧，但顧客
多，要排大隊。回去經「台北探索館」看台北，有
電影正要輪番放映，沒甚麼觀眾，接待員不停游
說，才十五分鐘，看啦看啦！我本來動心，但一張
望，只見電影院的椅子是沒有靠背的單腳椅，算了
算了，不如歸去！
在前往車站的路上，我好心想減輕負擔，便把礦

泉水一口喝完，再把僅剩的奇異果也解決掉，正自
得意，忽聽得一聲暴喝：你怎麼不留一點給我？
這時，捷運轟隆轟隆地開進來了！

巴黎的邂逅

自動受傷

彥 火

客聚

薛
凱
琪
雖
是
接
受
國
際
學
校
教
育
的
﹁
鬼
妹
仔
﹂，
可
是

思
想
卻
非
常
傳
統
保
守
，
新
歌
︽
除
下
吊
帶
前
︾
就
是
勸

籲
女
孩
子
勿
急
於
跟
男
朋
友
有
親
密
行
為
，
應
先
了
解
清

楚
才
認
定
對
方
是
男
朋
友
，
免
得
快
合
快
分
，
薛
凱
琪
更

有
一
個
拍
拖
時
間
表
，
要
成
為
她
真
正
男
友
究
竟
要
經
過
甚
麼

考
驗
，
她
有
因
此
而
錯
失
一
些
好
男
孩
嗎
？
她
現
在
有
拍
拖

嗎
？︽

除
下
吊
帶
前
︾
完
全
是
薛
凱
琪
談
戀
愛
的
態
度
，
﹁
我
覺

得
女
孩
子
無
需
要
急
於
跟
心
儀
的
男
孩
子
親
熱
，
我
將
由
認
識

到
拍
拖
分
為
三
個
階
段
，
第
一
階
段
是
觀
察
，
看
他
是
否
適
合

自
己
，
多
加
了
解
，
最
少
要
花
半
年
時
間
，
半
年
後
覺
得
他
可

以
做
男
朋
友
，
才
會
拖
手
接
吻
，
第
三
階
段
，
才
除
下
吊
帶
，

而
由
第
二
至
第
三
階
段
，
最
少
要
一
年
時
間
，
太
快
打
得
火

熱
，
會
變
得
盲
目
，
看
不
到
對
方
缺
點
，
日
子
久
了
，
才
開
始

發
覺
對
方
不
適
合
自
己
，
結
果
會
很
不
開
心
，
與
其
冒
險
，
不
如

事
前
想
清
楚
。
﹂
薛
凱
琪
在
圈
中
是
出
名
謹
慎
自
愛
的
藝
人
。

﹁
現
代
人
很
少
有
這
般
耐
性
，
可
有
因
此
而
錯
過
一
個
不
錯

的
男
朋
友
？
﹂

﹁
如
果
連
第
一
關
也
過
不
到
的
，
我
根
本
不
會
跟
他
拍
拖
，

我
不
會
因
為
怕
錯
過
一
個
男
生
，
而
胡
亂
去
愛
，
這
樣
做
很
對

不
起
自
己
。
﹂
薛
凱
琪
說
。

她
坦
白
告
訴
我
現
階
段
沒
有
拍
拖
。
﹁
我
三
年
沒
拍
拖
了
，

一
直
未
遇
到
適
合
的
人
。
﹂

可
有
第
一
階
段
的
候
選
人
，
薛
凱
琪
說
：
﹁
沒
有
呀
，
不
是

那
麼
容
易
的
。
﹂

跟
她
拍
拖
的
確
不
容
易
，
全
因
為
她
太
忙
，
她
在
內
地
拍
劇

一
部
接
一
部
，
回
港
後
又
忙

宣
傳
新
歌
，
連
身
體
出
現
壓
力

病
，
醫
生
要
她
好
好
爭
取
休
息
三
個
星
期
，
她
只
休
息
一
個
星

期
便
又
四
出
為
宣
傳
頻
撲
。
﹁
我
已
遲
了
推
歌
，
覺
得
很
內

疚
，
雖
說
我
是
為
工
作
，
但
也
要
對
得
住
樂
迷
。
﹂

﹁
壓
力
病
痊
癒
了
嗎
？
﹂
薛
凱
琪
因
為
拍
劇
，
食
量
無
減
卻

自
動
消
瘦
，
此
外
身
體
分
泌
亦
出
現
問
題
，
已
用
中
西
合
璧
方

法
治
理
。

﹁
已
好
轉
了
，
但
仍
未
痊
癒
，
幸
好
這
壓
力
病
不
會
影
響
工

作
，
對
健
康
倒
是
有
少
許
影
響
，
不
過
問
題
不
大
。
﹂

我
常
跟
薛
凱
琪
說
，
她
最
大
的
問
題
是
對
工
作
超
緊
張
，
以
致

身
體
易
出
毛
病
，
但
江
山
易
改
，
她
就
是
改
不
了
。

薛凱琪值得推廣的價值觀

百
家
廊

陶
　
然

膽的出處

捷運 台 北

楊天命

知玄

興 國

國
阿　杜

有道

湯禎兆

觀察

查小欣

乾坤

■台北捷運站，乘客自動沿 白線排隊。在台北捷運（地鐵）站
台上，地上畫 幾條白線，沒多少人，都自覺沿 白界線站。

資料圖片


